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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聚落空间再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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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洪亚

(安徽农业大学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城市再生”来源于西方的城市更新思想,该理论将城市聚落的发展理解为新元素的产生以及旧元素

的再利用过程｡文章通过徽州传统聚落空间中的“功能”､“文化”､“构件”和“环境”四个方面,探讨了旧元素的

合理利用,以及更新成具有新元素身份的策略思路,以期对徽州传统聚落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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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聚落空间指的是位于处于徽州地区的一府六县的区域内,并具有明显徽州历史文化特征的早期聚落,这些聚落现代

遇到了产业结构､生态环境､文化缺失等方面的挑战,必须通过城市再生给予持续健康的适应力｡城市再生在古徽州的传统聚落空

间的体现是多维度的,从功能的变化,到文化的变迁,从构建的改造,到环境的演变,等等｡

一､徽州传统聚落空间的功能再生

功能(function)指的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功能在本文的研究中不仅指的是聚落本身的功能,也指聚落中各个元

素的功能,不仅指的是对自身外的功能,也指的是对自身的功能｡

现存的徽州传统聚落大部分成型于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社会
[3]

｡近代之后,世界的变革带来了新兴的经济模式,徽州传统的以

宗族为中心的家族商业集团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市场经济的任人唯贤与徽商家族的任人唯亲产生了巨大矛盾,使得徽商封建

特色的经济模式破产,这也导致了徽州聚落发展的停滞
[4]

｡后来因战争的破坏以及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的僵化束缚,徽州聚落的活

力又遇到了瓶颈｡到了 21 世纪,由于正确评价了徽州聚落的文化价值,其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结合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徽州聚落

的主要经济模式,徽州聚落中的居民,所从业的经济行为也大部分来源于旅游行业
[5]

｡因而徽州传统聚落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徽州聚落由于自身经济模式的转变导致功能的转变,即是指聚落发挥的有利作用的改变｡这种转变是因为外部环境的“自上

而下”引起,后由于聚落为了发展旅游经济又进行了适应和“自下而上”的延伸,这种双向的功能改变就是功能的再生｡徽州深远

的文化资源被转化为旅游资源
[3]
,为繁荣经济,政府行政助力试图明晰这一点,如中国政府设立5A 景区用以推动当地旅游经济,联

合国授予宏村西递“世界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给徽州古聚落带来了功能再生的自上而下的外因,这种外因是以政策为主导,如

政府修建配套的旅游基础设施,并制定的相关城市发展战略等｡徽州的传统聚落借此契机进行自下而上的内因转变,如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在内因推动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两个层面的功能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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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宏观层面的功能再生｡徽州聚落不再是逃避战乱的移民聚集地,而是吸引各地游客以及研究学者的目的地,不再是依

靠农业和宗族式商业的经济模式,而是依靠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徽州文化的旅游经济模式
[4]

｡不再是只属于徽州人的空间载体､而是

具有世界平台价值的文化载体､艺术载体等,徽州聚落正从农业生产型社会过渡为商业消费型社会｡

其次是中微观层面的功能再生｡徽州古建筑虽然仍然有居住功能,但其文化､科研､艺术价值已经远远位于首位,而空间路网､

水圳分布､民俗活动等虽然本体存在没有改变,但是功能意义已经与以往不同,如水圳的设置当初是基于风水理学与消防需要,现

在考虑到大批量旅游人次同时进入聚落空间,在聚落内都设置了现代消防设施,而水圳的消防功能被弱化,水井当初修建考虑到

是风水兼及饮用水的目的,居民联通自来水后,水井多体现为视觉景观或休憩意义
[5]
;马头墙的设计是为防火防风(图 1a,b),而今

也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吸引艺术爱好者和学术研究者来徽州学习考察,还被运用为特殊的文化符号传播到全国各地,以表

现安徽南部这一特殊地域的文化风貌
[6]
(如合肥市中隐于市的街区设计,合肥“琥珀山庄”生活小区等)｡

二､徽州传统聚落空间的文化再生

徽州聚落是徽州文化的物质体现,而徽州文化包罗万千,除了在建筑领域的体现外,还体现在哲学､信仰､民间文化活动各个精

神､制度及物质层面｡从精神层面来说,文化再生主要表现为徽州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徽州艺术形式的丰富和徽州文化活动的发

展｡

1.徽州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

徽州居民的思想观念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正在改变,这些改变了的思想观念直接牵动当地文化的波动和发展,使得徽州文化在

新的时期拥有新的内涵｡如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对风水背后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有了自己的区分标准;徽州经济的结构转

变,使得传统聚落中的居民因所从事职业的转变使得具有新的业态思维
[7]

｡封建时期男尊女卑思想,守寡的妇女在再婚方面承担巨

大压力,从而在徽州聚落中的牌坊中,出现了有很多以歌颂女人守节的贞节牌坊｡据统计,在徽州地域内的各类牌坊中,歌颂女子

“贞节”的牌坊占三分之一左右｡歙县 82 座牌坊中就有 37 座是贞节牌坊,占 45%｡可以说,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思

想对牌坊的设置和地位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而牌坊在徽州传统聚落形成的空间地位和社会地位又至关重要
[7]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

的变迁,贞节牌坊原先所崇尚的“贞操价值”已经被淡化｡反之,虽然贞节牌坊背后的封建礼教对当代世人的价值引导已经削弱,

但牌坊所蕴含的文化则有了新的内容｡一方面,牌坊与祠堂一样,是当地历史故事的记忆核心载体,同时具有教育警示和文化传播

的功能;另一方面,牌坊本身的建造工艺极具借鉴价值,浮雕镂刻精美绝伦,对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融合具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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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徽州艺术形式的丰富

徽州艺术内容庞杂,艺术形式在空间和时间的影响下经历了自我再生,并以新颖的艺术表达方式展现出来｡徽雕为徽州艺术

中最负盛名的形式之一,包括砖雕､木雕和石雕｡其常附在徽州传统聚落的各类建筑中,内容多以儒家思想､宗教文化､文人文化､商

人文化､世俗文化､民间文化等为主｡这种艺术形式的宝贵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关注者也将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融入

现代设计中｡在运用方式上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在现代非徽州风格建筑中依然设置和附加徽雕,如上海梅龙镇酒店大厅使用雕花

作为天花和墙面的支撑点,其雕饰“取徽州雕镂刀法,有古典人物､花鸟鱼草”等
[8]

｡二是把雕刻纹样抽样成视觉符号运用到各个设

计领域,如某酒的商业包装就运用了木雕的图腾｡这两种形式都致使徽雕艺术有了新的传承,是徽州文化再生的重要形式｡

3.徽州文化活动的发展

徽州文化活动丰富并传承了许多代人,在旅游市场的刺激和政府的保护政策推广下,部分徽州文化活动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

发展,并由于迎合了市场商业需求,使得其一直在公众的关注之中｡如徽州三阳乡叶村民间传统活动叠罗汉,古称“踏肩”,时间一

般每年农历正月初六开始,十八结束,为期十三天,至今已经有 500 年的传统｡虽然该项文化活动有着自身的运行机制,但是这种机

制以群众自发组织为基础,项目缺少科学化､规范化的训练｡后随着政府文化部门的干预和推动,由歙县文化局批准,叶村村民自发

组织成立了“歙县叶村叠罗汉艺术团”,经费由本村村民在外经商者自发筹集
[9]
,虽然仍然存在体制自身的问题,但是现代化的企

业制度雏形已经推动了这项文化活动的发展,这使得这项活动不仅出现在传统的节日,还成为了各大庆典场合的表演项目
[8]

｡这种

做法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满足了市场需求,为当地增加了旅游收入｡

三､徽州传统聚落的构件再生

构件是指组成传统聚落的人工物理硬件元素｡其尺度与规模具有相对性,相对于聚落空间,构件主要为单体的建筑,而对于一

个单体建筑,构件则指的是室内或室外的家具与摆设｡与功能再生指的是保持自身本体,但本体外的功能却已经改变的概念不同,

构件再生关注的是物体本身的更换和更新｡与前两个“再生”相比,构件中的“再生”具有相对彻底性,如黟县西递的猪栏酒吧,

将一个猪栏的饲料池､水槽､防护栏彻底清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酒吧台､客房和观景台｡自工程本身来定义,这种施工是无机的

和机械的,但是其修旧如旧,在布置和装饰上延续了徽州符号和猪栏的有趣话题性,使得新旧空间在情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

这种联系的过程就是有机的再生过程｡如此也意味着构建再生的过程本质上不仅是真正的新陈代谢,而且仍然是城市再生在古徽

州传统聚落的有效实现方式
[9]

｡

在此有一个讨论,即把徽州传统聚落中的构件拆除,搬到博物馆进行维护是否属于构件再生｡单就构件本身来说,其在博物馆

等专业保护的条件会使得形态继续保持,从遗产文物保护的角度上,是一种积极的举措｡但脱离了周边环境的联系,构件的故事性

也被斩断｡人们通过博物馆式的介绍去理解构建,难以继承原本空间与构件本身所带来的互动价值｡这种方式偏向遗产保护但并非

属于构件再生领域,相反,这种方式对构件再生必须联系背后传承的文化､思想､历史与情感｡徽州传统聚落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群的

集合,更是一种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聚集
[10]
,其中各种因素复杂且相互缠绕,而构件再生依靠外部推动力(如政府､开发商),凭

借其发挥主动能动性对徽州传统聚落中的因素进行转变和催化,是推动城市再生的最主动方式｡

相比于功能再生､文化再生,环境再生须受环境大量的反馈与互动,构件再生具有明显的设计性｡这也是作为设计界在徽州传

统聚落城市再生的作用和立场,通过预设的设计与装饰,来达到整个空间的活力激发,同时也带动其他方面的再生｡西递和宏村有

大量的民宿旅馆(图 2a,b,c),经营模式基本是在原来的民居中,通过客房的改造,使其条件达到酒店经营水平
[10]

｡如西递黄山画中

客栈,该客栈改造于西递的普通古宅,院中栽种柿子树､枣树等,又因位于黄岳画院后院中,有着浓厚的徽州人文底蕴,自然成为了

吸引旅客的知名民宿旅馆｡投资者利用该点对古宅内的构件推动了更新与再生,配置了电器,网络等硬件设施,同时也提供行李寄

存､商务服务等服务项目｡这种方式降低了经营成本,同时没有破坏聚落空间的组织关系,更重要的是使徽州文化直击住客的内心,

达到徽州文化的软性营销和精神继承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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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徽州传统聚落的环境再生

针对徽州传统聚落的环境再生研究,一般分为两类:自然环境再生与社会环境再生｡其中,自然环境再生指的是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和人与自然界的良好共存关系｡而社会环境,则来源于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影响下的空间组织,其再生必须需要处理好现代人

的当下需求与现有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关系｡

1.自然环境再生

由于“天理”与“风水”思想的影响,徽州人在营造聚落时非常注意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山作为“气脉”或“案山”是族人

的气运所在,虽然在封建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常也被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但是客观评价来看,“存天理,灭人欲”对人行为的约

束使得古代徽州人对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护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没有极端破坏和无止境的资源采用｡遗憾的是,由于现代

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模式,导致了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旅游业的发展｡一个个原本常住人口

很少的聚落开始需要容纳每天上万的客流量,并且需要承担起垃圾､废气､噪音等负面影响｡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徽州地区的空气､

水源､土壤等生态质量｡因此,自然环境的再生显得格外重要,其目的就是要使徽州聚落中的生态环境能够保持一个良好和可持续

发展的状态,其做法有加大政府环保部门的干预(包括立法､资金投入､宣传､提高人口素质等),限制或分流游客的规模,提高绿色

节能技术(降低聚落内外的新老建筑的排碳,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等),优化规划设计(如区分低碳排放区与高碳排放区等)｡

2.社会环境再生

社会环境再生指的是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影响下的空间组织变更,徽州的传统聚落实际上的形成来源于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

观念,而无论是聚落空间､单体建筑,还是细部装饰都无不传递着等级观念的信息
[11]

｡然而随着现代观念的影响,这种社会环境基础

已经被动摇｡首先,正如西方“神权神授”时期的以教堂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一样,一般古徽州的传统聚落多以祠堂为中心,若聚落

中有多个宗族,则不同的民居群以祠堂为中心展开,且统一在同一个聚落中｡但随着城市现代功能的要求,无法使得空间的营造继

续单以祠堂为中心展开,而居民对自身居住生活品质的追求使得原有的居住面积和功能已经略显不足,故新建建筑已经脱离祠堂

中心模式,如徽州传统聚落中的建筑无法承担大型酒店､会展､旅游集散､现代住宅等功能,所以在很多古聚落边又新建了新的建筑,

它们或为商业目的或生活目的,但不可否认,这种改变都是来自社会环境｡其次,如书院这种带有典型封建教化思想的建筑在聚落

中具有微妙但又重要的位置｡古时徽州子弟逾越阶级,必须经过科举制度,而科举考试的培养基本均在书院｡该空间因徽州人对教

育和宗族的重视,成为了唯一的公共教育空间,而历来的修缮与维护在徽州人对家乡的资金贡献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现代教育

和选拔制度已经把原有的“私塾”制打破
[11]
,虽然徽州人依然重视教育,但它们的教育空间已经移到一般性的中小学校,书院的教

育功能淡化,仅成为传统聚落中的热门旅游景点之一｡再次,在聚落空间形成初期,水圳承担着两个重要作用,分别是空间界定和

消防｡一般来说,家庭经济实力雄厚且人丁兴旺的大户氏族往往占用着充裕的水圳资源,水圳为其提供生活用水,并将水流引入私

下庭院,形成“四水归堂”之景,寓意财富和兴盛｡而后,随着徽州聚落的业态转变,水圳在聚落中的作用也发生变化｡徽州聚落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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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态繁荣的影响下,外来旅游人口和旅游设施增加,水圳难以承担消防的要求,聚落的消防系统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也促使消防

栓的设置､消防通道的预留等｡同时,聚落中也引入自来水设施,使得水圳本身对于生活用水供应需求减少,可见,水圳本身的实际

需求在降低,部分使用功能被弱化
[11]

｡最后,一些细部的装饰等原本主要是为了树立和体现宗族威望和封建等级,而现代这些装饰

或者艺术元素已经以衍生品和文化符号为主要形式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对这些艺术装饰的态度转变,把其当作人类的共

同文化财富或市场商品来进行保护或开发,如马头墙已经从地位象征和防火的功能中被提炼成了文化符号,运用到现代房地产的

开发和建设中,如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即将马头墙抽象为线条符号,勾勒出建筑本身的外形与层次｡

五､结 语

在徽州传统聚落空间中,四种再生相互包含,相互影响,某种层面上是互为因果的动态辩证关系｡环境再生导致“旧”因素的

功能改变,实现了本身的功能再生｡而构件再生又是功能再生和环境再生在社会环境改变过程中的体现之一｡而这三种再生使得其

包含的文化因素随之变化,也相继带动了文化再生｡所以,任何一种再生类别无法单独存在和运行｡它们之间的关系极为有机和复

杂,但同时,再生与各种再生内容之间的关系恰恰构成了徽州传统聚落城市再生的本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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